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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符号学是研究表意的理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的苏州园林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段。中国

古典美学精神在苏州园林建筑中体现为园林的意境、神韵，是人们对于苏州园林潜在印象的一种新的

解构与诠释。从符号学角度来分析苏州园林中蕴含的美学精神，不仅要将苏州园林中的建筑实体与

文化意象进行解构，同时也要将其与中国哲学和美学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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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是承载和传递人类文化的中介，学者赵

毅衡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

“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

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来解释，也没有

不解释意义的符号。”［1］2符号与意义之间紧密不

可分离，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科。符号学家皮

尔斯 ( Charles Sanders Pierce) 认为，“虽然我们

不能说宇宙是完全由符号构成的，但可以确定的

是这个宇宙是渗透于符号里的。”［2］我们所处的

世界，是由万千符号组成的，苏州园林作为中华

文化的璀璨明珠，也是由形态各异的符号组成

的。苏州园林包含了深刻的人文内涵及文化意

蕴，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其表意手段进行分

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这一文化系统的建

构方式。在对苏州园林的符号分析中，可以将造

园艺术中所使用的元素及手段看作符号使用的

一种形式，即符号的能指; 正是这些符号的运用

构建了苏州园林的气韵之美，传情达意，这一目

的便是符号的所指意义。符号学最繁杂的研究

对象是语言，任何语言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及背景

下才能被理解，只有具备相关文化背景的人才可

以准确地接受该符号所传达的意义，所以符号的

构成即文化的构成。因此，要真正了解苏州园林

的内在意蕴，需要从文化背景入手。

一、苏州园林的符号生成机制与文化内涵

苏州园林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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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一种复杂的符号活动系统。作为一个

完整的系统，苏州园林由多个符号系统组成: 园

林的居住者( 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等) ; 园林的视

觉呈现( 建筑设计、流水、花卉、山石、摆设等) ;

园林的文化内涵( 诗文、楹联、居住者的故事、造

园者的思想等) 。每个系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完

整而独立的符号编码、解码过程。本文着重探讨

的是其中的文化符号系统。

符号和意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符号用

来传达意义，意义的传达必须借助于符号。正是

基于这种关系，苏州园林中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

具有中国元素和古典色彩的独特意义，而这些意

义和蕴涵又必须通过特定的符号载体加以表达

和实现。如果说古典园林中的符号是抽象出来

的、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形式”，那么，最初的

“物源”在观赏者头脑中长期积累形成了意识，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的作用

下，被符号化、标记化了之后，才生成了文化“内

容”。学者赵毅衡将符号的“物源”分为三种: 自

然事物、人工制造的器物和纯符号。

1．以自然事物为物源

物源为“自然事物”的符号原本不是为了携

带意义而出现的，它们进入到人的意识中，被意

识符号化，才形成了近乎约定俗成的含义［1］28。

在苏州园林中，以“自然事物”为物源的文化符

号主要包括动物符号、植物符号、季节符号、气象

符号等几大类。

以“动物”为物源的文化符号主要体现为飞

檐。飞檐常用于中国古典亭、台、楼、阁、宫殿、庙

宇屋顶转角处的设计，屋檐上翘，形如飞鸟，檐上

往往刻有麒麟、飞鹤、灵兽、祥云、鲤鱼等花纹，代

表着临水而居的亲水文化。苏州网师园中的“月

到风来亭”、拙政园中的“荷风四面亭”均坐落于

水畔，其檐翘角高高扬起，如同飞鸟展翅，造型灵

巧，充满江南水乡的灵秀风雅之气。

以“植物”为物源的文化符号主要体现于园

林建筑的命名，中国古代造园者往往会根据建筑

物周围的环境来为其命名，例如苏州沧浪亭中的

“藕花小榭”。藕花即莲花，中国古人向来爱莲，

文人们将莲花高洁、超凡脱俗的品格作为自己毕

生追求的境界，以周敦颐《爱莲说》为千古绝唱，

造园者别出心裁地使用“藕花小榭”一名，既指

明了景观的观赏季节，又体现了园林主人的精神

内涵。同时，以“植物”为物源的文化符号还体

现于园林的景致中，例如满园的绿荫，反映出苏

州园林夏日的风姿。阳光穿越树叶间的空隙，投

射于地面、墙上、游人的脸上，使人们沉醉在夏日

的绿荫之中。

以“季节”“气象”为物源的文化符号同样体

现于园林建筑的命名上，两者或单独出现，或结

合出现。例如，拙政园中的“雪香云蔚亭”，以

“冬季”与“白雪”为物源，表现该亭建于土丘之

上，其周围树木茂盛、溪流回环，散发着山野气

息，是园内冬日赏雪、品梅的最佳去处。

2．以人工器物为物源

物源为“人工器物”的符号，例如器具、食物

等，它原本不是用来携带意义的，而是使用物。

当其“被认为携带意义时”，就成为了符号［1］28。

在苏州园林中，也不乏以“人工器物”为物

源的符号文本。例如，园中有一船形建筑名为

“闹红一舸”，周围流水潺潺，建筑物仿佛行于江

河之上，船头红鱼游动，点明“闹红”之意。《扬

子·方言》中有“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的

叙述，“舸”即为“船”。在我国古代的江南，船是

主要的交通工具，园林中的船形建筑则是古人寄

情于水、寄情于船的象征，这又是一种别致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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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的水乡文化。

同样以人工器物为物源的文化符号还有“书

卷”。拙政园中的“海棠春坞”是一块打开的书

卷形砖额，象征此地为读书休闲的理想之地; 以

“海棠”命名具有深意: 在春意盎然的时节，垂丝

海棠与西府海棠盛开，清静而优雅，文人雅客为

之动情讴歌，同时在此地吟诗休憩、抚琴歌唱。

3．以纯符号为物源

物源为“纯符号”的符号，是为了传达意义

而创造，如语言、艺术、文字、表情、姿势、图案、游

戏等，它们不需要接收者加以“符号化”才成为

符号，因为它们是作为意义载体被制造出来的，

它们的意义，可以是实用的，也可以是没有实用

价值的［1］28。在文化范畴内，文化原典便是一种

“纯符号”，例如《诗》可“兴观群怨”，《礼记》中

的文化伦理可对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易

经》中的玄术观念也会对人造成影响。苏州园林

不论是在建筑设计、花草种植、盆景摆放，还是在

楹联匾额的书写上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人们

在观赏园林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造园者对中国文

化原典的深刻领悟与运用。例如，粉墙黛瓦的楼

宇，承载着古人对儒家文化中含蓄、朴素之美的

追求; 木窗上的孔洞、透空的回廊等古朴的“留

白”设计，表现古人对道家清净无为、少私寡欲的

生活态度的尊重，有“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

意味; 曲径通幽的小路、静寂的屋宇则包含了古

人对禅宗静谧之美的向往与沉思。

“文化精神”也属于一种“纯符号”。例如，

谈到梅兰竹菊时，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古代文人的

君子之气; 谈起桃花坞，人们则会联想到唐伯虎

在桃花庵里种桃树、斗酒写诗篇。中国自古以来

便是一个诗的国度，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

唐诗宋词，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淌着诗意之美。

园林作为一种开放式结构，使身处其中的人产生

不同的理解活动，因而不断衍生新的意义。同

时，作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萃，它也以一种

诗意的姿态，向世人传达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意境

与文化精神。例如，坐落在苏州拙政园荷塘边的

“留听阁”，其名出自李商隐的诗文“秋阴不散霜

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其形式感退于原本所要

表达的意趣之后，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存在，

通过描绘秋雨落在枯荷上的声音，表现秋夜的寂

静与空灵。又如苏州退思园，其名字出自《左

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有“退而思之”之意。

再如苏州沧浪亭，其名字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体现

出园林主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

二、苏州园林的符号表意、修辞与文化解读

明代的钟惺对游人观赏苏州园林后的审美

感受有着这样的叙述:“乌乎园，园于水。水之上

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

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动植者为花鸟，往来者

为游人，无非园者。然则人何必各有其园也? 身

处园中，不知其为园; 园之中，各有园，而后知其

为园，此人情也。予游三吴，无日不行园中，园中

之园，未暇遍问也。”［3］可见，在苏州园林中充斥

着“荷塘、溪流、亭台、房屋、回廊、假山、石块、植

物、花鸟、楹联、匾额、书法、游人”等实体符号，同

时，在各个实体符号对园林进行布局的同时，也

向游人传递了深层次的意义，从这些意义中可读

出古代造园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与

运用。

1．苏州园林中的符号能指与所指

根据索绪尔的符号二分法，能指作为“符号

载体”，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符号的意义称为

“所指”，能指与所指概念对研究苏州园林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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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意义至关重要。“能指”可以对应于苏州园

林中的多种符号，例如: 亭台楼阁、山石、植物、水

流等实物符号，风声、水声、鸟声、琴声、歌声、人

声等听觉符号，图案、材质、光线、色彩等视觉符

号; 所指则可理解为园林环境的内在意义，即园

林本身所要传递给游人的空间感受、审美含义与

哲理含义。

以苏州狮子林中的“问梅阁”为例，“问梅

阁”建造于民国初年，名字取自王维的诗: “君自

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着花

未?”书写匾额的人定是思乡情愫酝酿已久，恰逢

来自故乡的朋友，便与其于梅花之下叙旧。在这

里，“梅花”蕴含了深刻的思乡情怀。问梅阁背

靠园墙，面对池水，墙外载满梅树; 阁中的桌椅、

藻井、地面均采用梅花图案，窗格采用梅花纹，扇

上的书画内容也取材于梅花。同样，狮子林中的

“暗香疏影楼”也与梅花有关。梅花飘香、枝影

疏淡，在幽香寂静的空间中，园林主人以心体会

人生淡泊之境、高雅之美，获得从感官到精神层

面全方位的审美感受。该名字取自“疏影横斜水

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诗人用烘云托月

的修辞方法描写梅花，“暗香”原本就香，通过空

气浮动便更加幽香，“疏影”本就淡雅，通过水面

将疏影承托出来，就显得更加雅致。

2．苏州园林的符号修辞与文化精神

皮尔斯在索绪尔符号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

了符号三分法，他将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称为“再

现体”，即所谓的“符号”，相当于能指; 符号所直

接指出的，是对象，比较固定，不太依据解释而变

动; 而符号引发的思想，称为符号的“解释项”，

解释项完全依靠接收者的解释努力。同时，皮尔

斯将符号分为三种，即像似符号、指示符号与象

征符号。

一个符号可以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像

似。像似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似乎自然而然地具

有一种“再现透明性”，似乎是对象自然而直接

的显现，对应着符号修辞中的“隐喻”修辞格。

古代造园者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浓缩成符

号元素，添加进苏州园林的设计与建造中，这些

像似符号往往带有一种古老的仪式感与深厚的

文化情怀。

在苏州园林中，常常能看见圆形、圆拱形的

大门，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标志之一，因状如满

月，称之为“月门”，其文化内涵源自中国古人的

月神崇拜。月有阴晴圆缺，月亮的盈亏象征着人

世间的团聚与别离，中国古人向往“华枝春满，天

心月圆”的圆满生活，便将此情愫寄托于园林的

建设中，以形如满月的洞门来满足他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充满动感又不失单调。拙政园中的

“梧竹幽居”、留园中的“又一村”与耦园入口处

的门，都是月洞门的典型代表。苏州园林中常见

的像似符号还有“舫”，古时称两船相并为舫，舫

是仿照船的造型建于园林中水上的建筑物，主要

用来游玩、观景，一般是三面临水，下半部分用石

料制作，上面的船舱为木制构架，大小和真船相

仿［4］。江南多水，人们傍水而居，船是主要的交

通工具，人们在船中游玩宴饮、观赏水景，舫形建

筑便是江南水乡文化的映射。例如，拙政园中的

“香洲”，其名取自《屈原·九歌·湘君》中的“采

芳洲兮杜 若，将 以 遗 兮 下 女”。香 洲 是 典 型 的

“舫”式景观，船头是台，前舱是亭，中舱为轩，船

尾是阁，阁上起楼，线条起伏而柔和，于舱中可观

荷塘之水景，登楼远眺，则可饱览园中景色。又

如怡园中的“画舫斋”，三面临水，造型轻巧玲

珑，飘逸而舒展，宛若漂浮在水上的小舟。再如

耦园的“藤花舫”，和其他临水而建的舫形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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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它建造于陆地，此处花木扶疏、藤花漫挂，

向外看去，可见假山秀峰，给人一种舫行于山林

中的想象。

指示符号与对象之间没有像似关系，但它与

对象之间，因为某种关系( 譬如因果、邻接、部分

与整体的关系) 而能互相提示，让接收者能够联

想起对象，将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对

应着符号修辞中的“转喻”与“提喻”修辞格。在

苏州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指示符号为假山、木

雕、石刻、花草与溪水等自然物，这些事物本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将它们置于园林之中，成为私家

园林的一处风景，如同大自然的缩影，当人们信

步于园林中时，可以在赏景的同时联想到宏大之

造化。

规约符号指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连接没有理

据性，它往往靠社会约定俗成来确定符号与意义

之间的关系，对应着符号修辞中的“象征”修辞

格。规约符号也是苏州园林中运用最广泛的一

种符号修辞，苏州园林的主人大多为文人士大

夫，他们自幼饱读圣贤书，诗书礼乐与三纲五常

等儒家礼教是他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因此他

们居住的园林也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于具

有象征意味的符号中。譬如朱门、红柱、红色的

窗花象征着喜庆，鱼、鹿、仙鹤、蝙蝠、龙凤等装饰

纹样象征着吉祥，梅兰竹菊等象征着君子，荷花

与荷塘象征着儒家文化与士人的高洁品质，留白

象征着崇尚清淡、自然无为的道家文化，幽深的

小径与祠堂象征着禅宗文化。假山、树石、花草、

天空、石阶等事物，在封闭的空间中营造出一个

近乎自然的世界，象征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

思想观念。

“红色”在古代象征着尊贵、美好、喜庆，在

建筑中使用红色进行设计与装饰，能让人联想到

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造园者常以红色为基调

来进行设计，用红色漆来装饰大门，以示尊贵、雍

容之气; 将红灯笼悬挂于屋檐房梁之上，象征着

阖家团圆、事业兴旺、圆满与富贵，渗透着中华民

族特有的、丰富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人追求现世

幸福，希望在现实世界实现自己的愿望，这种追

求吉祥如意的心理深入人心。因此，园林主人常

用红纸剪“福禄寿禧”字样的窗花贴于窗面，以

祈祷幸福生活。

苏州园林是文人士大夫们居住并且寄托精

神、理想的场所，因此文字、装饰符号是园林中随

处可见的元素，通常在楹联、匾额、碑刻上出现。

有独特含义的纹样也出现于室内或室外。苏州

园林中常见的吉祥纹样有鱼、鹿、飞鹤、蝙蝠、龙

凤等，最初是利用动物名字的谐音寓意吉祥，后

逐渐演化为吉祥意象。譬如: 鱼形纹样象征着

“年年有余”; 鹿纹样象征着“禄”，《说文解字》中

有“禄，福也”，可见在古人心中，“禄”代表着美

好与吉祥，功名利禄不仅仅是仕途之人的期望，

也有普通百姓望子成龙的企盼，《诗经·小雅·

鹿鸣》中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

瑟吹笙”之句，以鹿鸣起兴，象征着和谐欢乐的热

闹气氛; 蝙蝠纹样象征着“福”; 龙凤纹样象征着

“龙凤呈祥”。

“留白”也是苏州园林建造过程中生成的一

种独特的规约符号，它象征着道家文化中“冲淡

无为”的气度。“留白”源于中国古典画论，是一

种独特的绘画创作技巧，运用到造园中，亦展现

出了中国古典美学中崇尚“虚白”的特点。对空

白的关注，是中国美学空间意识的核心组成部

分［5］156。“虚实关系”在中国美学中具有重要意

义，在虚实之间，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对“虚”更加

重视，体现在具体艺术作品中，即为“留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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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清代画论家笪重光认为，“虚实相生，无画处

皆成妙境”，绘画作品有虚有实，留白处自有其美

妙的意境; 清代书法家邓石如言书法中“密处不

透风，疏处可走马”，体现了书法艺术对疏密的关

注; 在音乐方面，老子言“大音希声”，认为无声

的世界隐含着大音［5］160。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展

尽“留白”的妙处，通过描绘“虚白世界”而展现

出古人的艺术精神。道家文化认为，虚白世界有

大美。正因为有实，虚空世界才不落于无意义的

“空”，空的意义因有实而彰显出来; 正因为有

空，实有世界才有生命吞吐的空间，有了气韵流

荡的可能［5］160。“造园之道，正亦如斯。所谓实

处求虚，虚中得实，淡而不薄，厚而不滞，存天趣

也。”［6］21在苏州园林的建造过程中，造园者也格

外重视“留白”，镂空的轩窗、洒满阳光的回廊、

屋檐之间的一角天空等朴素大方的设计细节，使

园林整体具有哲学色彩。陈从周认为，“我国古

代园林多封闭，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故‘空

灵’二字，为造园之要谛”［6］9。在中国园林中，永

远存在着一个“虚白”的世界，造园者通过溪水、

假山、镜面来营造虚静空灵的世界。例如，苏州

同里的退思园，该园以水见长，园中有一汪水塘，

塘中有锦鲤，在水波中若隐若现、时有时无; 岸边

生长着老树，古雅苍润; 水边建有水榭亭台，供人

歇息观赏。从这种空灵的境界之中，可以看出园

林设计者在造园过程中，采用了古典艺术中的

“留白”创作方法。再如，苏州留园中的冠云峰，

展现出来的亦是一个充斥着无限灵韵的空间。

在实景与虚景之间构建了一个具有丰富层次的

空间，一个“层累的世界”: 一层是冠云峰的实

体，一层是环绕冠云峰的清溪，一层是假山下的

花朵，最后一层是山旁的亭台。层层叠叠之间有

巧妙的 留 白 设 计，从 中 可 以 看 出 世 界 的 气 韵

流转。

蜿蜒曲折的小径也是园林中独具风格的设

计，带有古老的佛教禅宗意味，“风景区之路，宜

曲不宜直，小径多于主道，则景幽而客散，使有景

可寻、可游，有泉可听，有石可留，吟想其间，所谓

‘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7］23。

园林中山灵水秀、花木繁盛，身处园林之中，

能感受到整个大自然的灵秀之气，可谓以小见

大，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陈从周谈到，“山不

在高，贵有层次; 水不在深，妙于曲折。峰岭之

胜，在于深秀。江南常熟虞山，无锡惠山，苏州上

方山，镇江南郊诸山，皆多此特征。泰山之能为

五岳之首者，就山水而言，以其有山有水”［7］23。

苏州园林中的假山、荷塘、溪流，完美地诠释了这

一点，在园林之中，假山造型各异、层次感极强;

水流清浅，蜿蜒曲折，上方筑有可供人行走的小

桥，构建出一片小桥流水的秀美景象。譬如苏州

同里，因水成街，因水成市，因水成园。退思园是

同里的代表性园林，山、亭、馆、廊、轩、榭等皆紧

贴水面，使整个园林看起来如同浮于水面上，展

现出婀娜之美。苏州网师园则依水而建，园中假

山、亭台楼阁环水而建，展现出端庄雅致的东方

神韵。正如陈从周所说，“余谓大园宜依水，小园

重贴水，而最关键者则在水位之高低”。清代许

周生 筑 园 杭 州，名“鉴 止 水 斋”，命 意 也 在 于

“水”，源出我国哲学思想，体现静以悟动之辩证

观点，同时也展现出江南的水文化。

在苏州园林中，处处也显示出与绘画的相通

之处，“美如画”也就成为了苏州园林的一种追

求，因此，苏州园林也被人们看作立体的中国山

水画。置身于苏州园林，如同身处优美的中国山

水画之中。“简”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精髓: 在

文学作品中，“绝句”“律诗”是“简”的体现; 在绘

22

第 31 卷 第 3 期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 年 6 月



画作品中，“简”表现为处处留白，处处落空; 在

古典园林的设计中，“简”也被恰如其分地运用。

“天外数峰，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这句话

恰当地体现出中国山水画的风格，这种风格也深

深地影响着中国古典园林的 设 计。由 于 崇 尚

“简”，所以在园林设计中运用的艺术符号比较

少，而且进行了大面积的留白处理，虚实相眏。

由于运用了绘画中简化的符号，园林的结构产生

了一种强烈的美感与张力。同时，“淡”亦是中

国古典美学所崇尚的审美品味，司空图在《二十

四诗品·冲淡》中谈及“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饮之太 合，独 鹤 与 飞”［8］184，倡 导 冲 淡 的 诗 风。

“素”固然有“平素”之意，更主要代表着淡素、淡

泊、恬淡的人生态度和人格修养。“素”作为洁

白的色彩，与斑驳之杂色相对。苏州园林中的建

筑，在外观色彩上大多以“粉墙黛瓦”为主，白色

的墙壁、青黑的瓦。黑色契合了中国传统美学

观，无论是在国画、书法，还是在建筑上，都按照

这两个色彩的层次展开。老子认为，“五色令人

目盲”; 中国传统水墨画以黑白色彩为主，讲求

“计白当黑”“墨分五色”，在简约的白与黑中取

得平衡。可以看出，苏州园林建筑在色彩感上契

合了中国士大夫的审美品味。贝聿铭所设计的

苏州博物馆新馆则是苏州园林古典气韵体现于

现当代的最好证明: 在外观色彩上，大面积地采

用黑、白、灰三种色彩，一方面与苏州老城区景致

交相辉映，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其位于江南所具有

的素淡气质; 其二，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融入

了传统园林的建筑风格，体现出苏州园林的经典

特征———外表素淡无华，内里别有洞天。南齐谢

赫在《画品》中谈及“绘画六法”时认为:“六法者

何? 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

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

传移模写是也。”由此可见，气韵与艺术符号的空

灵简约、活泼生动、模糊朦胧相互联系。“气韵”

之概念，最早运用于中国古典画论之中，指作品

和作品中刻画的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与神

韵，后造园艺术家又将其融入古典园林景观之

中。苏州园林以写意的创作方法为前提，对于气

韵的追求则是其艺术精神之所在。从苏州园林

中的花木文化中可看出古代造园者对于古典神

韵的追求，“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在苏州

园林中随处可见，松柏、翠竹、寒梅承载着古代文

人雅客的精神追求，更增添了苏州园林的意境之

美。楹联匾额也是规约符号的一种。中国书法

与中国古典文学密不可分，楹联是最具特色的苏

州园林艺术之一，它展现出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中的文人情趣。在苏州园林中，随处可见雅致精

妙的楹联，它们对仗工整、用字严谨、寓意深刻，

应景的同时也体现出文人的内心独白，表达了文

人的品格与才情。书法之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 一是意义，二是形态 ( 即字体) ，三是生活。

园林中的书法表达了园主人的审美品质及对高

雅情操的向往，题字与楹联使得苏州园林顿生书

卷气息。《礼记·学记》里说: “君子之于学也，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书法的寓意不论是在对

园林的命名，还是在楹联的写作上都有体现。拙

政园是中国四大园林之一，其主人因不满朝廷，

辞官返乡，筑园并将其命名为“拙政”，园中有精

彩的楹联如“生平直且勤，处世和而厚”，体现了

主人严谨平和的长者气度; 雪香云蔚亭的楹联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意思是蝉叫之声越

是喧闹，深林就越是静谧，鸟鸣之音越是嘹亮，山

谷就越发清幽，创造出一种幽静的自然之景。留

园，亦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园中五峰仙馆的长

楹联寓意非凡，“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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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庄取达，读汉书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 与菊同

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

定自称花里神仙。”意思是说，读《尚书》取其雅

正，读《易经》取其善变，读《离骚》取其幽深，读

《庄子》取其豁达，读《汉书》取其坚韧，最有味道

的是品味书卷的时光; 与菊花同拙朴，与梅花同

疏朗，与莲花同高洁，与兰花同芬芳，与海棠同风

韵，一定会自称是花里的神仙。该楹联通过表述

五书之精髓、五花之神韵，告诫世人应当成为品

行高洁的君子。还有苏州沧浪亭，亭中“清风明

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的楹联，状物抒情，

展现文人情趣。苏州园林中的楹联的书法不仅

文字隽永，而且字体变化多端，如小篆古意盎然，

隶书古朴大方，楷书端庄严静，行书流畅俊美，草

书飞舞率真。园林中书体的选用也充分考虑到

了不同场合不同书体传达出来的美。如沧浪亭

的“明道堂”，只言片语，但却寓意深远; 耦园的

“织帘老屋”，取自沈麟士织帘读书、终生不仕的

故事。书法是古人日常的书写方式，文人通过笔

墨纸砚进行文学创作，园林中的书法作品更是对

其闲雅生活的观照。在园林的长廊、粉墙素壁之

间，常镶嵌长条形的石板，上刻有历代书法家的

名帖，称其为“书条石”。苏州园林留园中的书

条石品类丰富，有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欧阳

询、颜真卿、李邕、范仲淹、苏轼、黄庭坚、米芾、赵

孟頫、沈周、祝允明、文徴明、唐寅、董其昌的作

品，包括《十七帖》《消息贴》《鸭头丸贴》，世称

“留园法帖”。苏州园林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极

致，在苏州园林的发展史上，造园家从书法家的

审美中汲取创作灵感，而书法家则从造园艺术中

去领悟和获得启发。书法艺术与园林艺术的结

合天衣无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园林中的精美

书法使苏州 园 林 更 具 美 感。同 时，“园 林 的 命

名”亦是一种直接体现园林人文背景的符号，用

最为直接的方式表现出它所要展现的深层含义，

如“拙政园”“退思园”“沧浪亭”等。如拙政园

之名出自晋代文人潘岳《闲居赋》“是亦拙者之

为政也”一语，表达园林主人不满朝廷、远离庙

堂、归隐山林的隐居志向; 退思园之名出自《左

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语。园林的拥有者

以古代圣人自比，借题寓意，寓情于物，以园林寄

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这种社会感情导致

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设计不是单纯的景观设

计，还蕴 含 着 浓 厚 的 社 会 学 意 义 以 及 符 号 学

特征。

3．苏州园林建筑符号表意中的“出位之思”

建筑与音乐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和相通之处，

不论是技法上的比例与节奏关系，还是物物通感

上的艺术与联想，很多学者做了各种理论阐释与

实践。音乐理论作曲家姆尼兹·豪普德曼认为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歌德、雨果、贝多芬都曾

把建筑称作“凝固的音乐”。诸多学者对建筑与

音乐之间的共性进行了探讨: 建筑的功能形式意

向与音乐的风格基调的选择，建筑的比例尺度与

音乐对节奏旋律的把握，建筑形式和空间的起承

转合与乐曲的余音绕梁等。这些都表明两者有

着相似之处。

苏州园林与昆曲密不可分，昆曲孕育于苏

州灵秀的山水，成为了园林的组成部分，使苏州

园 林“在 形 的 美 之 外，还 有 声 的 美，载 歌 载

舞”［7］83。

昆曲与中国传统园林之间的关系密切，传统

园林在空间布局、结构叙事、意境营造、审美理论

等方面，与传统戏曲之间具有很高的相似性。明

中期以后，戏曲表演空间逐步融入到园林环境设

计之中，对园林的空间尺度规划、环境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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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者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审

美契合、意境融彻的交互状态，戏曲也因此成为

传统园林中重要的文化艺术空间，丰富了园林环

境的整体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以苏州园林为

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丰富当代园林

景观设计的综合文化价值提供借鉴与参考。

三、结语

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在苏州园林建筑中体现

为园林的意境、神韵，是人们对于苏州园林潜在

印象的一种新的解构与诠释。从符号学角度来

分析苏州园林中蕴含的美学精神，不仅要将苏州

园林中的建筑实体与文化意象进行解构，也要结

合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与美学，因为苏州园林诞

生于且自始至终都存在于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

语境之中。

苏州园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

精神，向世人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包括古典诗

学、花卉文化、旅游文化、音乐文化、书法文化、绘

画文化等) ，还创造了独特的艺术理念，即倡导人

们追寻古典情愫和怀旧元素，营造古朴、典雅的

艺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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